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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抽吸 ●专利斜风箱 ●好拆、好洗、好保养
吸风面内角84度向上仰
吸风口正对前面炒锅

外角96度俯射范围扩大
涵盖四个炉眼

吸力集中没有分散
吸力强 960CFM
声音3.2 SONES

创新结构 品质保证

符合流体动力学（FLUID
DYNAMIC AIR FLOW)的原理

设计，内部前后两端面积不同，由

薄往后送风无阻力，吸力比它牌强

1/3,声音约只有它牌的一半。

内部配件很容易拆下，
可放入洗碗机里清洗。

（上接第 47版） 南靖县偏安于福建省
东南部，钰丰的工人们多数来自方圆数十
里内的当地人。工厂投产至今十五年过
去，产线上的工人开始走向大龄化。低流
动性给钰丰的稳定生产和品控带来了好
处，但钰丰也需要年轻且富有文化的年轻
人加入。“纯靠薪资打动年轻人已经变得很
难，再加上这里位置较偏，休闲娱乐不是
很方便。”钰丰副总经理廖燕平说，“相比
之下，他们宁愿去酒店、餐厅做服务员，
去做快递员，而不是待在生产线。”

廖燕平认为，当下的工人诉求出现了
转变。“从前的人考虑生存，现在的年轻人
需要你给予更多的尊重；其二，他们希望
工作不能太过于辛苦；其三，他们在工作
中会有更多的意愿，要想办法满足他，在
从前的年代，这些是工人不太敢想的事
情。”这位工厂管理者说。

廖燕平同时认为，假如这家乐器工厂
坐落在漳州亦或是厦门，对年轻人的吸引
力会有很大的不同。

四、高端制造与中国产业工人
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

管理系教授施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变
迁有着长期的观察。

施展认为，现代生产流程的高度依赖
其组织性和纪律性，以此来确保效率。与
东南亚、印度等新崛起的全球制造基地相
比，中国产业工人的组织性更高，而西方
国家的工人虽然在组织效率上很高，但其
高组织效率会转化为劳资对抗的能力。从
这一点看，中国产业工人在全世界是一个
颇为特殊的群体，一方面具备高组织效
率，同时由于制度性的原因，这种组织效
率并不导向劳资对抗。

但这通常指向的是规模化生产中在流
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性劳作的工人。而
在高端制造业中，大量生产的细节依靠操
作者的技艺，这种技艺仰仗个人经验和能
力，需要时间的沉淀，这类工人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是“手艺人”。

施展援引了知识社会学上的概念，称
其为“隐性知识”：人的知识分两种，一种
可以被清晰地、定量地表达出来，可被数
据化处理，能用算法解决，为“显性知
识”，这类知识相当程度上在未来能够被机
器所取代。但另一种知识——它可意会不
可言传，书本无法记载，即便记载下来也
很难按图索骥、照搬照抄，这些技术在车
间里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从产能和产量上看，中国的制造业体
量已经是全球最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在高端制造领域，中国与领先者依然存有
不小的差距。每一个产业都涉及大量的隐
形知识，产业层次的高度，也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产业工人的这种能力区别。

工人技艺的形成，需要一个人长久浸
淫于某一个行业，但这在中国一直很难实
现。施展认为，要让一个人持续从事一项
具体的生产活动，例如至少十几年，这需
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个过程中从业
者能够获得不断走高的职业回报，也即经
济回报；第二，他同时能够收获较强的职
业荣誉感。

施展提到几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一个真
实案例：2016年，一名名为新津春子的清
洁工，被评为“国宝级匠人”。这名长期在
羽田机场工作从事清洁工作的女性劳动
者，几乎做过所有种类的清洁工作，能够
对 80多种清洁剂的使用方法倒背如流，并
快速分析污渍产生的原因和组成成分。

新津春子因出色的清洁工作取得了
“日本国家建筑物清洁技能士”的资格证
书。日本广播协会（NHK）评价认为，清
洁工人也是“职人”，春子的工作已经超越
了保洁工的范畴，而是在干技术活。

在日文中，“职人”是对拥有精湛技艺

的手工艺者的称呼，从前主要指传统手工
业者，而许多掌握着尖端技术的制造业者
也被称作“职人”。

施展认为，很难想象，在大多数地
方，一个清洁工能够被社会评定为“国宝
级匠人”，即便他的工作已经进入炉火纯青
的“化境”，也很难获得巨大的职业荣誉
感。

这与社会评价机制直接相关，一套有
效的社会评价机制，应能激励劳动者长期
专注地做下去。施展认为，这一方面在于
政府如何引导，另一方面也和社会文化密
切有关。中国产业工人并不缺乏，但多数
情况下工人流动性很高，这意味着他们很
难长期专注于一项工作。

和中国相比，典型的制造强国如德
国、日本乃至韩国，无不具备明显的“等
级文化”特征，这种等级文化不意味着人
和人在尊严上的不平等，而是说个体通常
镶嵌在高度分工的社会结构亦或是社会秩
序中——这类似于一个剧本，每个人获得
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角色，并有可能把这
个角色扮演到极致。但中国产业工人的高
度组织化特征并不是上述社会秩序感的结
果，而是权力结构的结果，人们通常愿意
在权力结构中力争上游。

“中国发展太快了，它的社会变化太
快，这导致每个人的变化也非常的快。”施
展说，“事实上，日本在二战后经济成长速
度也很快，但这种成长是‘整体性的成长
’，而不是某个部分的异军突起。”

施展认为，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阶
段后，一直不断经历某个部分的异军突
起，例如房地产、电商、互联网创业，乃
至其后的光伏等。一旦新的异军突起，人
和钱会迅速涌向那里，人们在那里发现无
数的机会，没有人青睐制造业的岗位，也
没有资本喜好技能含量高的制造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和货币超发甚至存在
潜在的联系。施展解释说，如果货币持续
超发，资本泡沫会越来越大，所有资产的
价格都在上涨，制造业的经济效益必然远
低于资产增值的速度，这种情况下，资本
不会乐意投资制造业，耐心培养技术工
人。同时，工人无法获得年资的激励，其
职业荣誉感也严重匮乏，自然没有从事制
造岗位的动力。

“这是一个系统的事，它需要文化基
础，也需要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如果中
国经济的虚拟部分，也就是纯资本的泡沫
持续大规模地放大，中国想要尽快走入高
端制造是有难度的。”施展说，“从事中低
端制造以及次高端制造，依靠设备或许能
够实现，但要再往高端进发，仅依靠设备
就无效了。”

中国有自己的机会吗？施展认为，短
期内要到达国际顶尖水平的确并不现实。
但中国依然有机会提升自己，现在做次高
端或是次次高端，市场会去调节，企业有

转型升级的天然需求，经济上的激励会在
某种程度上尽可能地留住工人，但对后者
来说，这种留住还只是停留在“要我做”，
而不是“我要做"。

这也正是工匠精神的内涵所在。施展
认为，工匠精神首先意味着，一个人愿意
全情投入到某一行，一辈子可能只做这一
个事，在这件上精益求精，职业荣誉感和
人生价值也由此得以实现，这意味着一系
列的体系性变化，社会的评价体系在其中
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个评价体系是否有机
会让体力劳动者赚得更多？又是否有机会
让体力劳动者收获更高的荣誉感？

尽管短期内中国要晋级高端制造存在
挑战，但施展同时认为，这无需过度担
忧。全球是一个产业链，高中低端的商品
交换今后依然能够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完
成。

五、职业技能教育何以失效
2021年 1月 26日，人社部发布的最新

一期报告显示，中国“最缺工”的100个职
业中，多达 36个“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新进排行25个短缺职业中，有15个与制造
业直接相关，占比 60%。短缺程度加大的
34个职业中，有 16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
关。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姜维认
为，产业对于技工的需求，是一个水涨船
高的过程。随着行业的成长，新的技术不
断出现，设备在不断更新，工艺在不断更
新，这也要求工人的技能不断地迭代。

企业之间争夺技能人才，是白热化
的。姜维介绍，以钢铁为例，因企业的历
史积淀和持续的投入，国企在技能人才储
备的实力上相对雄厚，同时，传统的师带
徒制、完备的职业通道等，使得国企的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上相对完善，但大多
数民企由于本身存在时间短，来不及也没
有力量组织起完备的内训体系。尽管在工
人待遇上，民企和国企比依然还有一定差
距，但民企在“挖”人上会有一套单独的
优厚待遇。

这和过去有一些相似。上世纪 70年代
末期至 80年代中期，中国苏南地区的乡镇
企业开始蓬勃兴起，但多数企业缺少懂技
术、会使用生产设备的技能人员。彼时，
乡镇政府和企业从上海、南京等城市工厂
请来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利用休息日帮助
他们解决生产中的难题，由此诞生了一批

“星期日工程师”。
姜维认为，技能人才的行业间流动不

是坏事。民企经过十数年的发展，也在逐
渐建立自己培训中心，形成自己的内训师
队伍，这是一个积累和学习的过程。

2017年，山西建邦集团一行高管前往
德国巴登钢铁公司考察，回来后很快斥巨
资建立了培训大楼和实训基地，效仿德国
的双轨制二元化教育模式，校企联合，对
学生进行机钳、电、焊等系统训练。

姜维也去过德国巴顿公司，他认为，
中国产业工人在专业能力上的差距，和职
业技能教育颇有关系。

2017年，宝武集团湛江基地投产。此前
一年，宝武集团通过校招引进一批人才，并
在该企业下属的人才开发院学习一年，宝武
为此专门开发了一套生产设备仿真系统，一
年之后，基地建设完毕，这批年轻的学生才
得以顺利地上岗。

姜维认为，职业技术学校本应承担起人
才培训的职能，但中国在校企合作方面与先
进经验差距甚大，中国的职业院校远远落后
于产业的发展。

姜维认为，现行主管部门与行业结合较
弱，这使得教育的内容和企业需求未能有效
衔接，行业性高校，对行业本身的研究也颇
为欠缺。“学校的教学可能还是3、400立方的
高炉，但现在企业已经采用4、5000立方的高
炉，3、400 立方的设备都属于应淘汰设备
了。”姜维说。

但德国的技术院校一般由行业协会组
织。在双元制下，技术院校既依附于企业，
同时也独立于企业。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或许在于，基于国内职业院校现行监管模
式，主管部门没有动力、也无法对企业的诉
求关心到位，而院校的评价体系决定于主管
部门，这使得院校的诉求亦指向主管部门，
而不是企业。

德 国 联 邦 外 贸 与 投 资 署 专 家 Jörg
Schulze-Goltz向本报分析认为，德国公司和
职业学校之间的合作建立在一个明确的治
理结构基础上，这种治理结构在德国由来已
久，企业与职业学校之间由此保持了良好的
互动与合作。

双元制职教培训同时是高度渗透的。
2019年，德国共有 11.6万多所职业学校，其
课程反映了当地产业的需求，同时，德国的
劳动力流动率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熟
练的劳动力是企业创新和竞争力的关键。
在德国，技术工人受到高度尊重和重视。”
Jörg Schulze-Goltz说。

在施展看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失效，一
个原因在于社会评价体系的导向，另一原因
在于，过去的职业教育不是有效需求。大约
二十年之前，中国的就业市场上，一直是白
领供给不足，工人供给过剩，白领的雇佣价
格一直高于产业工人，职业教育的作用因此
不能凸显。但此后大学的扩招，开始让就业
市场供给结构发生改变。

施展认为，市场一旦出现价格的倒挂，
职业教育会因市场需求带动凸显其重要性，
职业教育的改良也将蕴含其中。企业的诉
求会对现有职业教育现状带来反向刺激，甚
至不排除未来企业筹办的职业教育与现有
职业教育体系形成竞争。

现在，巨冈机械的高级技术工人，一个
月能拿到 15000元左右的薪酬，庆华公司的
顶尖技能带头人则实行年薪制。首钢技师
学院副院长张百岐告诉经济观察报，在自由
择业的情况下，该院毕业生近年就业率达到
95%以上，这一数字远高于一般本科类院
校。

姜维认为，中国普遍不愿就读职业院校
和从事生产性岗位的现象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转移，这种偏见最终会回归。

2020年 12月 10日，第一届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在广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去贺
信，信中表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要高度重视技
能人才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
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
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张百岐相信，领导人的致信明示了国家
对于培养技能人才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没
有技能人才，先进制造终将无以落地。


